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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
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
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
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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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忠实,一个厚积薄发的作者，1993年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一举成名，该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
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之一。
　　1942年6月生，西安市东郊灞桥区人。
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写散文。
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五卷。
《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
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塬》获第四届矛盾文学奖（1998）。
现任陕西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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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家小院梆子老太十八岁的哥哥蓝袍先生夭折四妹子最后一次收获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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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冷先生的义气相助，使嘉轩深受感动又心生埋怨。
白嘉轩谋的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用的是先退后进的韬略；深重义气的冷大哥尚不知底里，又不便
道明。
他仍然委婉地说：“先生哥，借下总是要还的。
按我目下的家景运气，你敢给我我还不敢拿哩!万一娶下女人再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呢?我爸在世时不止
一百回给我说过，咱两家是义交而不是利交，义交才能世交。
万一我穷败破产还不了账咋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嘉轩诚恳的话把义气的冷先生说得改变初衷，
唉叹一声终于答应了去找鹿子霖串说，又郑重声明仅此一回，以后要是再卖家业就不要来找他，他不
忍心经办这号伤心的事。
　　这件事冷先生根本不用预测就可以料到结局。
河川地是一年两季收成的金盆盆，鹿家近几年运道昌顺，早就谋划着扩大地产却苦于不能如愿，那些
被厄运击倒的人宁可拉枣棍子出门讨饭也不卖地，偶尔有忍痛割爱卖地的大都是出卖原坡旱地，实在
有拉不开栓的人咬牙卖掉水地，也不过是三分八厘，意思不大。
冷先生出于礼仪的考虑，亲自走进了鹿家的院子。
鹿子霖的父亲鹿泰恒一听白家要卖二亩水地，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愣着神瞅着冷先生的冷面
孔，才确信此人说话无诈无欺，脑袋一扬却说：“秉德兄弟虽不在世了，我咋能去置他的地哩!嘉轩侄
儿这几年运气不顺，实在不行了来给我说一声。
你给嘉轩把我的话捎过去，钱呀粮食呀要是急着用，从我这儿拿，地是千万不敢卖。
”鹿泰恒完全是一位善良而又义气的长辈的亲柔心怀。
冷先生就再三解释嘉轩卖地的动因，而且用自己要借钱给嘉轩的事来作证。
鹿泰恒仍然是凛然不为所动的神色：“嘉轩侄子即当真心卖地，我也不能买。
咋哩?让人说我乘人危难拾掇合茬便宜哩!我怎么对得住走了的秉德兄弟哩!嘉轩侄儿要卖水地我挡不住
，可我不能买，让他卖给旁人去。
”冷先生笑着说：“好我的大叔哩!白鹿村小家小户谁能一次置起二亩水地?你心里甭含糊，其实你买
下这地是给侄儿嘉轩解危救急哩!你就不要再顾虑什么了。
”到此，鹿泰恒心里完全踏实下来，初听到这个喜讯时的惊喜已经变成可靠无误的真实，他的心情随
之也就平缓下来。
经过这一番交谈，既排除了乘人危难掠夺家产的坏名声，又考实了嘉轩卖地属于真实而不会中途变卦
，至于说让旁人去买的话那是料就白鹿村论实力非他莫属。
鹿泰恒做出莫可奈何的口吻说：“既是这样说，那就那么办算啦!这事嘛，你下来跟子霖去交涉好了，
他和嘉轩是平辈弟兄，话好说事也好办，我一个长辈怎么和娃娃说这号话办这号事哩!再说子霖也成人
了，这是给他置地哩⋯⋯”　　冷先生指派药铺的伙计王相，到镇上的饭铺定下八个菜，又提来一瓶
烧酒。
他坐在上位，让白鹿两家的主事者各坐一侧，方桌剩下的一边坐的是老秀才鹿泰和。
冷先生向来言简意赅，不见寒暄就率先举起酒盅与三位碰过一饮而尽，然后直奔主题：“事情不必再
说，现在只说怎么弄，有话明说，过后不说。
”一切都按着各人预定的轨道推进，没有差错。
嘉轩摆出的自然是败家子羞愧的面孔，呷下一盅酒后，开口说：“踢卖先人业产，愧无脸面见人，咋
敢争多论少?先生哥处事公正，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绝无二话。
”鹿子霖早已领得父教，严谨地把握着自己的情绪，把买地者的得意与激动彻底隐藏，表现出对于白
家兄弟不幸遭遇的同情与体悯，慷慨地说：“先生哥你就看着办吧!既然俺们兄弟俩信得下你，谁日后
再说二话还算人吗?你说咋弄就咋弄。
”冷先生连着喝下几杯酒，冷冷的面孔开始红润活泛起来，更见一副耿直不阿的风采：“话怕明说。
你们两家是白鹿村的大家户，二位令尊与家父都是义交。
我虽无意偏袒任何一方，但话说回来，再准的尺子也都量不准布，还要二位贤弟宽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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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眼光锐利地瞅一瞅鹿子霖，鹿子霖以同样坚定的眼光作了回答。
冷先生再转过头瞅着白嘉轩，白嘉轩却一把捂住腮帮，似乎要哭出来，低下头去。
冷先生紧紧追问：“嘉轩似有反悔之意?如是，现在还来得及。
人说泼出去的水推倒了的墙——难收难扶。
现在水还没泼墙还没倒，你说了不迟。
”嘉轩抬起头来，头上竟沁出一层细汗，说：“反悔倒不反悔，只是畏怯子孙的愤怨和乡党的耻笑。
”随之吞吞吐吐说出换地的想法来：二亩水地还是卖给鹿子霖，鹿家原坡上那二亩慢坡地转到白家，
好地换劣地的差价，由鹿家付给白家。
嘉轩说出这个方案后忽地站起，手抚胸膛红着脸说：“全是为了顾一张面子呀!还望先生哥和子霖兄弟
宽容。
”此话一出，毕竟是节外生枝，冷先生不大高兴地说：“既有这话，你该早说，我也好与买方早早说
透。
不过现在说了也好⋯⋯”说完就瞅一眼鹿子霖。
鹿子霖原以为嘉轩事到临头要反悔要变卦了，单怕到手的二亩水地又黄了，听明白了是换地，就作出
豁达的气魄说：“这倒好!只要于嘉轩兄面子上好看，就那么办。
”冷先生自己当然对两厢情愿的事不再有什么话说，只是这突然的变故打乱了他事先与两方交换过的
关于地价的估计，随机应变的办法很快也就形成。
“既然如此小有变故，这事也不难办。
”冷先生说，“嘉轩的水地是天字号地，子霖的慢坡地是人字号地，天字号地和人字号地的价码，按
朝廷征粮的数目就可以兑换出来。
如果二位同意这个弄法儿，事情就简单不过了。
”无论白嘉轩或是鹿子霖，最熟悉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手掌而是他们的土地。
他们谁也搞不清白哪朝的哪一位皇帝开始，对白鹿原的土地按“天时地利人和”划分为六个等级，按
照不同的等级征收交纳皇粮的数字；他们对自家每块土地所属的等级以及交纳皇粮的数目，清楚熟悉
准确无误决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手掌。
土地的等级是官府县衙测定的，征交皇粮的数字也是官家钦定的，无厚此薄彼之嫌，自然天公地道，
俩人都接受了。
冷先生取来算盘，推给老秀才说：“你给兑换算计一下。
”老秀才噼里啪啦拨动着算盘上的珠子，连拨两遍，一亩天字号地大体可以折合四亩人字号地。
这样就推算出鹿子霖应该净给白嘉轩的银两，如果按市价折合成粮食或棉花该是多少石多少捆。
冷先生就歪过头对老秀才说：“现在该你忙活了。
”老秀才这时接过药铺伙计王相送来的砚台，开始研墨。
他被请来的职责很单纯，那就是双方把话说倒以后写买卖土地的契约。
　　　　白嘉轩和鹿三以及孝文正在锄头遍棉花，鹿子霖急匆匆跑到地头叫他回村里去敲锣，把村民
召集到祠堂外的大场上，杨排长领着士兵征粮来了。
白嘉轩说：“我不敲。
”说罢转身重新回到自己锄草的棉苗垄行里，蹲下身用小铁锄锄起草来了。
鹿子霖急了就跑进棉花地，蹲在白嘉轩旁边求告：“嘉轩哥你不敢硬碰，那一杆子兵都背着快枪。
我也是给人家枪架在脖子上逼来的。
”白嘉轩仍然手不停锄：“我知道你是被逼的，田福贤也是被逼着干的。
可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
旁的粮不纳。
这个锣我不敲。
”　　鹿子霖回村子里去了。
田福贤接着跑来了，大声憨气地说：“嘉轩你咋瓜咧?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杆子河南蛋儿全是些饿狼二
原，杀人连眼都不眨。
你是个明白人咋能硬顶硬碰自己吃亏?”白嘉轩说：“亏心事不能做，没道理的锣不能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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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话。
”正说着，鹿子霖领着杨排长和三四个士兵走到棉花地里来了。
杨排长问：“你是白鹿村的官人?叫白嘉轩是不是?”白嘉轩手里提着小锄，点点头。
杨排长说：“回去敲锣，召集人到祠堂门口。
”白嘉轩说：“村民的粮食我不管，这锣我不能敲。
你们谁要敲谁去取锣。
”白嘉轩从甲里摸出一个黄铜钩圈的钥匙，递给杨排长。
杨排长用乌黑的枪管把白嘉轩的手拨开说：“马上回村给我敲锣。
你再敢说半个不字，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叫你爬着给我敲。
”说着就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你是不是想尝尝洋花生的味儿了?”鹿三劝嘉轩。
儿子孝文也劝。
鹿子霖也劝。
田福贤赔着笑脸劝杨排长息怒。
鹿子霖鹿三和孝文推着拉着白嘉轩回村里去了。
杨排长和他的土兵跟着。
　　白嘉轩敲了锣。
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
杨排长讲了话，征粮的规矩是一亩一斗，不论水地旱地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派，那样
太麻烦。
说罢就让村民观赏射击表演。
士兵们把从村巷和农产院子里捉来的二三十只公鸡和母鸡倒吊在树杈上，那三十来个士兵站成一排，
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
杨排长首先举起缀着红绸带儿的盒子枪，“叭”地一声响过，就接连响起爆豆似的密集的枪声、士兵
们的乌黑的枪管口儿冒着蓝烟，槐树下腾起一片红色的血雨肉雹，扬起漫空五彩缤纷的鸡毛。
没有死下的鸡嘎嘎嘎垂死哀鸣，鲜血从鸡的硬喙上滴流下来，曲曲拐拐在地上漫流，几十条蚯蚓似的
血流汇集组合，槐树下变成了血红的土地，散发出强烈的热血的腥气。
祠堂门外的场地上鸦雀无声，女人们大都低垂着头，男人们木雕似的瞪着眼黑着脸，孩子压抑着的啜
泣十分刺耳。
杨排长把盒子枪插到腰里的皮带上，一绺红绸在裆前舞摆。
他插枪的动作极为潇洒：“各位父老兄弟，现在回家准备粮食，三天内交齐。
”　　这种别开生面的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从白鹿村开头，逐村进行。
三十几名士兵按三个班分头进入不同的村庄，射杀一批吊起来的公鸡母鸡白鸡黑鸡芦花鸡杏黄鸡肉红
坞帽儿鸡，腾起一片血雨肉雹，扬起一片五彩缤纷的鸡毛，留下一摊血红的土地，然后宣布：一亩一
斗，三天交齐。
从各个村子通向白鹿镇的官道小路上，牛拉的硬木轮车和独轮手推车全都载着装满粮食的口袋壅塞了
道路，各个村子送粮的人在白鹿镇汇集，排着队往镇子西边的白鹿仓里挪动。
清朝那位有名的诗文皇帝设置的赈济灾民的义仓，在他死后不久就成了一个空仓，现在却空前富裕起
来了。
瓦顶的大仓房里倒满了黄澄澄的麦子，院子里临时用油布铺垫在地上也倒满了麦子，门外还拥着望不
见尾的交粮的大车小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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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到50岁才捅破了一层纸，文学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
　　为什么读了头一本小说就无法抑制，就产生了一种想把中学图书馆的小说都挨个读一遍的强烈欲
望，现在想来就只能归于兴趣。
人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兴趣在小小的年纪就呈现出来，有的喜欢画画，有的精于算计，有的敏于乐
感，有的巧于魔术变幻⋯⋯文学只是人群中千奇百怪的兴趣中的一种。
　　首先是阅读直接诱发起我对文学的兴趣。
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
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熟识不过的。
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使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
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照片。
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激动是带有本能性的。
我随之便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
家了；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
　　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
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
记得老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大篇幅的评语，得分为5+⋯⋯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
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
　　时光已经流逝了整整40年。
40年前写作那篇小说时的我，根本不会想到也无法料知今天的我的这一番模样。
平静说来，那篇小说本不是当作小说写的，更不是为了出版为了发表为了挣稿费为了什么什么，仅仅
只是为了完成一次语文老师布置的自拟选题的作文⋯⋯当我今天编选这一套三卷本的小说选集的时候
，无法湮灭的记忆很自然地又活跃起来，真是感慨系之。
　　兴趣不衰，热爱之情便不泯。
于是就想通了那些被文学这个魔鬼缠住的人之所以被监禁被流放被剃阴阳头被踢屁股历经九死而不改
不悔的全部缘由。
面对在我之先的上两代经历过阴阳两界巨大痛苦的作家，我从来不敢把自己追求文学所招致的小小灾
难当做灾难，更不敢把它当做某种资本去争取文学以外的价值。
所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人都经历了那个过程，一个不可跨越无计逃遁的火与冰的过程，灾难和痛苦只
分深浅或者说轻重，而不是有无。
完全得意于那个过程的人是另一种形态或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
我在40年的文学历程中的灾难属于轻的一类，痛苦也属于浅的一类，但毕竟都一一经历了，于是我就
有了属于自己的最真切也最牢靠的关于生命和艺术的体验。
我常想，那些刚刚走出牢门结束了流放的作家，之所以还能摊开稿纸拧开钢笔，恐怕不是为了出名为
了发财抑或还为了什么什么吧?我想只是兴趣。
　　兴趣是会转移的，不是所有人都会受一种兴趣的支配而在文学这条路上从天明走到天黑。
如果他对文学的兴趣转移了，可能转移到制造导弹保卫疆域，也可能转移到耍猴变魔术玩杂技博取观
众的喝彩去了。
兴趣转移是人类的正常行为，许多人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其它领域，而且做出了卓越的创造；也有许
多人的兴趣从另一样事业转移到文学上来，同样写出了辉煌篇章。
从这个最简单的本质意义上说，关于文人下海的讨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文学是个魔鬼。
然而能使人历经九死不悔不改初衷而痴情矢志终生，她确实又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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